
从前，汝州有一个书生进京赶考，考上了头名状

元。

捷报传到家里，他和全家人都高兴极了，在门

前竖起旗杆，用锦缎做面旗子，写上“钦点状元”四

个大字挂在旗上，还准备大摆宴席，宴请亲朋好友

和县里州里的大官儿热热闹闹庆祝一番。

宴会的头几天就下了帖子，方方面面的请了百

十来位。但有一位他给忽略了，就是那位他的启蒙

老师三先生。管你考上了什么，管你当了多大官，庆

贺请宴时，一定要请三先生，还得坐正席第一把椅

子。

这位三先生知道这个规矩，在家等了一天又一

天，总不见帖子来，但自己又不好开口讨要，心里很

不是滋味儿。

到了开宴的那

一天，他找了

把镢头背上，朝高高竖立的状元旗杆走去，到了旗

杆旁，手抡镰头就要刨旗杆。

看守旗杆的人一看有人要刨旗杆急忙上前拦

住，说：“你要干什么？这可是新科状元的旗杆，你不

要命了？”

三先生不慌不急地说：“我要刨的是我的《三字

经》，谁动他的旗杆了！”

看守旗杆的人一听要刨“三字经”，心里有几分

明白，就一边劝阻，一边通报主人。

新科状元一听，忽然醒悟：“咋忘了给三先生发

请帖了呢？”于是赶忙整整衣冠，随着看守旗杆的人

去迎三先生。新科状元见了三先生急忙深深施礼，

道歉说：“学生太忙，交代不周，发帖人忘了老师。都

是学生的不是，特来相请，还望老师恕罪！”

三先生笑了笑：“我是来刨我的《三字经》的，这

不就刨出来了吗！”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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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落寨是拥有几千人口的大寨子，位于汝州

城东30里处，坐落在一块中间高四周低，酷似一只
大乌龟的龟背上，风水先生说那是一块灵龟戏水

的宝地。该寨南濒汝水，北临皖洛古道，西接黄涧

河，东与郏县相邻，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豫西红

枪会盘踞的重要据点之一。

红枪会源于清末义和团，传承于义和拳。义和

团运动失败后，教民被杀者众多，余生者纷纷从京

津逃回乡间农村，一面务农，一面习教兼练武。民

国期间土匪猖獗，百姓苦不堪言，于是义和拳教摇

身一变以红枪会的名号首先在山东境内兴起，迅

速传遍大半个中国。民国期间，临汝一带土匪、蹚

将、刀客、杆子、绺子多如牛毛，四处杀人绑票，打

家劫舍，掳掠妇女，闹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为了

护身自保，1925年前后，带有宗教性质，武装自己
的农民团结组织在汝河两岸迅速兴起，至1948年
汝河两岸的红枪会会徒已达6万余众。

赵落寨红枪会源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初始
只是一些年轻人自发组织的硬肚（气功）社，白天

种地，晚上聚集一起练习武功，后来逐渐被寨主李

贵星、匪首董金堂、张老八等人所利用，把红枪会

会徒和土匪合二为一，成为他们的私人武装和反

动组织。

红枪会是有严格会规、严密组织、严密纪律的

帮会组织。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该村红枪会人
数已达800余人（会匪不分），当时寨主李贵星、匪

首董金堂、张老八、李会廷等人与郏县冢王寨大匪

首、大特务、豫西五县剿匪司令王文成交往甚密，

与汝河南北两岸的红枪会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绑

架、暗杀农会干部，袭击新建立的人民民主政府，

疯狂报复分田分地，分地主老财财物的穷苦农民，

进行反攻倒算，极大地威胁到新人民民主政权的

建立和巩固，影响全县的倒田运动和土地改革

中国人民解放军九纵司令员秦基伟决定消灭

打击临（汝）、宝（丰）、郏（县）等地的红枪会及一切

反动会道门组织。
1948年2月19日夜，9纵26旅78团和豫西第五军

分区，在消灭了魔庄营红枪会后马不停蹄连夜奔

袭临汝赵落寨，黎明时分把赵落寨围得水泄不通。

早在围剿打击前，豫西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牛子

龙就派侦察员毛建良化装潜入赵落寨侦察，完全

掌握了寨内红枪会活动情况和死心塌地与人民为

敌的首恶分子。

2月20日黎明，78团对赵落寨围而不打，先是
在寨外用铁皮大喇叭对寨内喊话，宣传解放军的

宽大政策，采取政治攻势，瓦解红枪会会徒的军

心。

天闪亮时，喊话已有吃顿饭的功夫了，但寨子

里仍无一点回声，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牛子龙耐

不住了，他从战士手中夺过铁皮大喇叭大声喊道：

“寨里的红枪会弟兄们，你们要擦亮眼睛，认清形

势，不要再听信狗特务和会首的谣言了。他是要把

大会往火坑里推，往死路上逼。大家不要执迷不

悟，铁心跟解放军和人民为敌，那只有死路一条，

请你们赶快打开寨门缴械投降，争取宽大处理，这

才是你们唯一的活路！”

匪首李贵星、张老八等人在寨内不停地煽动

着说：“不要相信解放军的话，那是在哄骗你们，一

旦你们交了手里的枪被他们抓住就会大卸八块，

全家一个不留地被活埋或勒死。”并鼓动寨墙垛子

后的红枪会会徒向解放军开枪射击。赵落周围是

一丈多高，六尺多厚的寨墙；寨外是一人多深，一

张多宽的寨壕沟，壕沟架铁丝网，四门安有铁吊

桥，平日外乡外村的人没有寨主李贵星的同意是

进不了寨子的。寨墙上留有寨跺，四角建有炮楼，

每个炮楼里都有一挺机关枪，专门用于守寨御敌，

可见赵落寨修筑坚固，防守严密。历史上曾有蹚

将、土匪、军阀多次破寨都没有成功，这无疑给寨

内的红枪会会徒增添了勇气和信心。

太阳已升起半竿子高，寨墙垛子后面人影绰

绰，红枪会的会徒趴在寨墙上不时地向解放军发

射着冷枪。这时四连副指导员周大新弓腰跑近寨

墙边，从南往北察看地形。当走到寨东北角一片玉

米秸秆地时，借着秸秆的掩护蹲下身子拿着望远

镜观察寨上的敌情，不想被守护寨墙的会匪李开

岱发现，开枪打中了周大新的头部，周大新当场就

牺牲了。

团参谋长陈鸿汉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立

即命令一营、二营向寨子发起猛攻。顿时六挺轻重

机枪一齐向赵落寨上猛烈射击，突击队员抱上炸

药包准备冲过去爆破寨门。恰在此时，北门寨墙垛

上会匪用竹竿挑起一块白布，大声呼喊解放军停

止射击，要求跟解放军谈判，78团不得不停止了射
击。

寨里派出红枪会头目宋大锁等四人出寨与解

放军谈判。78团政治委员和第五分区副司令员牛
子龙直接和寨内红枪会会徒谈判，谈判地点设在

寨外土地庙里。谈判从上午9点一直到中午12点也
没有谈拢，他们明显是在拖延时间。指挥部不想再

跟他们磨蹭时间，便下令对赵落寨继续展开攻击，

开始78团安排狙击手只打寨跺露头的会匪，给寨
内形成心理压力，逼迫他们缴械投降，避免伤及无

辜百姓。

红枪会有个叫张同国的小头目在寨墙上不停

地来回跑动着鼓吹呐喊自己刀枪不入，当他走到

寨子西北角时，四连一狙击手一枪击中他的大腿

根部，他一屁股跌坐在寨墙上爬不起来。接着寨墙

上巡哨的董黑子、张良贵、李三宝、张松国、李福

印、徐松善等十几个人纷纷中枪，吓得会匪们再也

不敢在寨墙垛露头，让事实彻底戳穿了红枪会刀

枪不入的谎言。

下午五时，78团炮营分别向四个寨门开炮，连
续几炮就轰开了东寨门和北寨门，二营四连、七连

和一营一连、二连火速攻进寨内，大部分红枪会会

匪见大势已去纷纷缴械投降，只有少数死硬会匪

和会匪头子还在拼死抵抗，并与解放军战士在巷

子里展开了肉搏。被打断腿的张同国从寨墙上爬

下来躲在寨子西南角的破庙里负隅顽抗，结果被

解放军战士用火活活烧死。寨子里除张老八、董会

堂、李会廷等几个匪首在混乱中侥幸逃跑外，其余

红枪会会徒全部被俘或击毙。

据统计，在攻克赵落寨后缴获轻机枪2挺、土
炮一门、长短枪支147支、大刀长矛94把，活捉了寨
主李贵星、红枪会会首李三元、李老明等人。第二

天，九纵26旅78团在赵落寨古戏楼前召开群众大
会，当场镇压了赵落寨寨主、红枪会会首李贵星，

把地主老财、土豪劣绅的田地、财物分给贫苦百

姓。并宣布成立了村农会，任命宋金贵、杨圪义为

农会正副主席，张大勋为寨长，布置停当后，78团
团长和五分区副司令员牛子龙又专门给农会几个

人交代了注意事项，要他们一定提高警惕，防止红

枪会和土匪残余势力地反扑和报复。傍晚时分，解

放军撤离赵落寨向襄城县进发。

解放军从赵落寨前脚刚走，以张老八、董金

堂、李会廷为首的红枪会会匪后脚就卷土重来。这

些会匪首先抓住新成立的农会干部，然后把分自

家财物的贫苦百姓也抓起来关押在东街郭二斗家

的院子里，把他们一个个吊到房梁上，或绑在树上

毒打。边打边怒吼着：“谁分我家一根柴火棒就让

他陪我家一根檩，叫你们这些穷棒子好吃难消化！

打你们就是让你们长长记性，老子的东西不是谁

想要就要、想分就分的。”赵落寨的红枪会会匪在

疯狂地报复和反攻。

当晚，一农会干部在会匪大意熟睡之际翻窗

而逃，他跑出寨子后直奔宝丰县城，一口气跑了四

五十里，鸡叫时分才找到五分区副司令员牛子龙。

他把赵落寨红枪会会匪反攻倒算，关押毒打无辜

群众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牛子龙听后气得咬牙

切齿。他先让卫生员把这位农会干部身上的伤口

处理包扎下，又让炊事员做了碗酸汤面叶给农会

干部喝。然后命令部队紧急集合，跑步出发直奔赵

落寨，黎明时分第五分区部队二次包围了赵落寨。

赵落寨红枪会的会匪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解放

军这么快就杀了个回马枪，张老八、董金堂等会匪

们还在被窝里做着美梦，吴和尚的尖刀突击队已

出其不意地用炸药包炸开了南寨门。牛子龙带领

部队如猛虎下山似地冲入了寨内。这时全村的人

都在熟睡，寨子里只有十几个巡寨的红枪会会徒，

当他们发现解放军已攻进寨子便胡乱地放了几枪

就跑。匪首张老八、董金堂、李豪、李会廷在睡梦中

被巨大的爆炸声所惊醒，便匆忙带领红枪会会徒

利用寨内熟悉的地形进行拼死抵抗。

在解放军强大火力攻势下，会匪被挤压退缩

到寨子东北角的两条小巷里，大约有三四十人，由

匪首李三元、董海进、李老明领着，光膀赤臂和解

放军展开了肉搏。八班班长田永福一连刺倒了四

个会徒，剩余的全被田永福的神威给镇住了，嗷嗷

叫着就是不敢近前，恰在这时对面冲过来两个战

士，砰砰几枪，吓得这些人赶忙缴械投降了。

选自《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
作者：李相国

供稿：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赵落寨红枪会的覆灭

早餐，这一美食呈现窗口，不仅有饱腹之用，还带着那座城

市的滋味与气质，向我们在讲述那座城市的历史及文化。

有人说，一座城市的早点，是一座城市的良心。这话我信。

因为，肚子有了“底气”，心头才有温暖。早餐作为一天之中的第

一餐，不仅承担着唤醒肠胃的重任，还是接下来一天内的重要

开始，对于早餐的期待，使早起似乎都没那么困难了。

每一座城市里的人，都会有自己特别中意的那一口。豆沫

豆浆豆腐菜，包子油条胡辣汤。稀饭馒头炒凉粉，牛杂羊杂羊肉

汤。小城的早餐，尽管有稀有稠，有荤有素，但大致算来，无非也

就这么几种。

每天清晨，在城市的街角，早餐店的香气飘散在空气中。这

里是城市最繁忙的时刻，人们匆匆赶路，只能在这里短暂停留，

匆匆享用着快捷的美食。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味不分咸淡，对于油条，国人情

有独钟。油条在中国，可以算是美食界里的扛把子。外酥内软的

口感，横行四方，遇“火”更酥，遇“水”更绵。不论甜咸，包容万

千。

但在汝州，要想见到中规中矩的大油条，可不是件容易的

事。小城人对于早餐，不太认真也绝不马虎。油条成根的做得很

不正规，绝不是京城那种四棱锭子、呆头呆脑的模样，而是简易

的一根，形状不佳，份量俭省，但味道却不含糊。有的更省事，干

脆掐头去尾，只留一小段，美其名曰油馍头。如此一来，吃起来

省去了手拿把攥的麻烦，筷子叨起来直接入口，一口吃不完就

再来一口。

油条可以配豆浆、配稀饭、配胡辣汤，可谓早餐界的“百

搭”。这是清晨里唤醒灵魂的一股热气，也是夜色中抚慰人心的

一口鲜香。一个对早餐饱含期待的人，一定会对油条心怀礼赞

的。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都在馅里。在小城，包子

的势力不容小觑。这里不仅有水煎包、小笼包、蒸饺、锅贴等，还

有馒头大的蒸包子，饭量小的人，一个便可饱腹。包子馅料有荤

有素，个头有大有小，味道各具特色却又自成体系，深受食客们

的欢迎。

水煎包子属于大众风味的小吃，物美价廉，制作方面不受

四季影响，一直是小城畅销的地方小吃。在大街小巷，路边摊

点，都能吃到正宗的水煎包。煎水煎包子的锅是特制的平底大

铁锅，口径二尺有余，一锅能装下几十上百个包子。锅一直在火

上，那油壶出油成线，在锅底浇上一层油，将生包子一个一个整

齐地码在锅里，大火加热，掌锅师傅舀起半瓢水，顺手抖进锅内，

“刺啦”一声，水汽弥漫，香气氤氲，赶紧盖上锅盖，大火细攻，慢

慢蒸煮，这个过程便是“水煎”。

“水煎”一会儿，掌锅师傅用长条状的铁锅铲一铲下去一推

一翻，就将一排包子翻了一个个。翻完后仍将锅盖盖上，几分钟

后水分渐少，等汤汁收尽，二次浇油，炸响欢鸣，不一会儿，焦壳

成型，把所有的包子连在一起，即可出锅了。因为仅兼得水煮、

汽、蒸、油煎之妙，所以色泽金黄，上软下焦，上白下黄，乳白油

黄，焦皮儿朝上，一个个码在盘子里，氤氲着扑鼻的香气，既好吃

又好看，让人禁不住口水直流三千尺。

水煎包一面焦脆，三面软嫩。咬上一口，脆而不硬，香而不

腻，汤汁四溢，味道鲜美之极。那层薄薄的焦壳，像薄纱，像蝉翼，

仿佛吹弹可破，实则不然，一口咬去，焦香四溢，弥漫在嘴里，缠

绕在味蕾上，久久不肯散去。

小城锅馈也是一绝。在这座小城，炕锅馈要用专用的炉子。

这种炉子犹如桶形，半人来高，高大威猛，厚重古朴。炉子的最下

面是火，中间为凸出的炕道，最上面则为一平底铁锅。其做法是，

切一块称好的面团连压带擀，弄成长方形，这时就可以放到上面

烙了。约烙几分钟，馍便上色发硬，能立住架子，这时，把平底铁

锅挪到锅圈上，顺手把锅馈从锅上取下，翻放到炕道再炕，再取

出来放到铁锅上烘，水分基本烘干了，颜色更加诱人了，锅盔就

算成熟了。其整个制作过程，基本上以炕为主，故而，小城都称其

为“炕锅馈”。

炕成的锅馈能分为几层。成品锅盔馍外表黄白相间，内瓤起

层，入口细嚼，外焦里嫩、酥脆可口，甘美香甜，久存不坏，便于外

出携带。可想而知，这是面食在汝州的一次蜕变升华。

锅馈和猪头肉同为老汝州地道的传统小吃，锅馈夹猪头肉

的吃法，说起来就让人口水直流。取半块冒着热气的锅馈馍，来

到卤猪肉的小车前，根据自己的需要，或多或少买上些肥而不

腻、香气逼人的猪头肉，趁热加在锅馈馍里，猪油被热馍浸润，热

馍被肉香浸染，咬一口顺嘴流油，顾不上擦，迫不及待地就想咬

第二口。凡是吃过的人，回味起来总是赞不绝口。

但在早餐界，锅馈是搭配羊肉汤的主要辅料。早期喝一碗

新鲜热乎的羊肉汤，是许多人的不二选择。但单喝羊肉汤，总觉

得填不饱肚皮，这时，就半个锅馈馍是顺理成章的事。食用时，

把外焦里嫩的锅馈馍撕成块状放进碗里，让这块馍饱含汤汁，吃

时软绵可口，入口即化。呼呼噜噜地趁热下肚，这碗羊肉汤才算

喝的功德圆满。

胡辣汤这种呛辣爽口的蔬菜浓汤，在小城也是山头林立，竞

争激烈。这种呈赤褐色、漂浮着一小勺香油的胡辣汤，能让人提

神醒脑，整个灵魂都通透了……辣，而且这是种很有层次的辣，

辣得低调爽快，辣得如此有个性。

就目前的小城而言，胡辣汤的江湖可分为几个流派，分别是

本地特产的和外来入侵者。而外来入侵者又山头林立，分别为

逍遥镇胡辣汤、方中山胡辣汤、北舞渡胡辣汤、焦店胡辣汤等。

就所占市场份额而言，可谓是群雄争霸，内卷的厉害。

本地的胡辣汤跟别的地儿那是大不一样的，以素胡辣汤闻

名。用来支汤锅的竹桶有一米多高，两头粗，中间细，很像竖起

来的朝鲜族腰鼓。像是为了提高身价、烘托气氛，这种支锅往往

被漆以雅致的米黄色，让人看上去是那样的舒心。汤锅十几厘

米宽的锅沿上，堆满了嫩黄的豆腐丝、鸡蛋皮，翠绿的葱丝、豆

角，鲜艳的辣椒丝，褐色的面筋等……那色彩、那搭配，简直是一

幅绝好的水彩画。伴随着阵阵扑鼻的香气，看上去、闻起来都让

人食欲大增。有人要吃时，老板会舀一碗热汤，按比例往碗里捏

几撮菜，最后加上一小勺醋，别小看这勺醋，简直是神来之笔，有

画龙点睛之效。如此一来，一碗酸辣爽口的胡辣汤就可以让人

大快朵颐了。

这碗胡辣汤，浓香的汤里漂浮着几块褐色的面筋，像小鱼一

样游来游去；旁边的豆腐丝黄白细长，还没吃到嘴里就感到特

别爽口；嫩绿的青菜宛如几株海草，摇来晃去。那香气袅袅娜

娜，直往人的鼻孔里钻。食者再也忍不住了，端起碗来饱喝了

一口，却不立刻咽下，而是含在口里细细地品尝，初入口时有

一种绵滑的粉汤味道，慢慢咽下，便品出了香辣的滋味。嚼一

嚼里面的豆角和面筋，越嚼越有味，起初还细细品尝，吃着吃

着，就顾不得那么多了，风扫残云般胡吃海喝起来，眨眼间一

碗胡辣汤就见底了。感觉不过瘾，那就再来一碗。把碗放下，用

舌头把粘在嘴唇上的粉汤舔一下，满足地站起来，整个人都感

觉容光焕发，精神十足。

一碗胡辣汤，几个水煎包，构成了小城人早餐最简单也最浓

重的美味，细嚼慢咽地吃完，擦去额头沁出的汗，再心满意足地

打个饱嗝，轻装上阵，这一天的幸福，才算真正开始。

当然，在小城的早餐食谱上，还有馄饨、米线、鸡汤、豆腐菜

等等非主流的早餐，也在等着喜欢它的人们去品尝。

快捷与便利的早餐，对追求效率的城市人来说，似乎成了更

为现实的衡量标准，但即便如此，一顿纯正的本土早餐所带来的

愉悦感，仍是无法被忘记的———滚烫的豆浆落入空荡荡的肠胃，

水煎包咬开那一刻的热烈鲜香，焦香的油条在齿间咔嚓作响

……这饱足的幸福感，是植根在味蕾上的城市味道，也是润物细

无声的烟火人生。

这种幸福观感是务实且精细的。

清晨，舌尖最先触碰而出的味道，那是第一口治愈人心的力

量。我们常说夜宵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那么早餐便展现着一座城

市的气质。在繁忙快节奏的生活中，炊烟寥寥的早餐铺子带来了

清晨的第一缕慢时光，没有人不享受一天的生活从吃饱喝足开

始。

早餐店里总是充满了忙碌，往来的食客快速地更迭着，服务

员眼疾手快，抖动着手中的抹布，擦去残留的余温。老板顾着生

意，吆喝点餐，收拾碗筷，算钱收账。雾腾腾的热气从路过的街角

升起，人未到，味先飘，勾得人动了心思。形形色色的过路人，带

着缤纷多彩的故事，而这些充满烟火气的早餐店，便成了他们故

事的交汇点，汇聚之后，各奔东西，明日依然继续。

早饭吃完，扫去一身的困倦和无力，店门口一进一出，饱嗝

也打了，肚子也圆了，底气也足了，满血复活，走路生风。

一顿早餐，唤醒的不仅是我们的身体，更是那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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